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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没事的时候，或者说有事的时候，喜欢记下几行文
字。思绪一直缭乱，成文的句子，大抵就像诗了。时间长
了，后来是更像诗了。
日子里有意思的人与物很多，经常会让人为之感

动。这些有意思的人与物，往往于事于世无补，而我喜
欢。我生来读的是无用书、做的是看起来无用的事。
丙申新春，在微信里看到王玥书案上的佛手。金黄

金黄，很喜气、吉利。就点赞了。谁知她快递了过来，我
家的书案也随之灿烂了起来。不禁以诗
记下了，题目是“大寒后一日遥答王玥寄
示佛手兼接丙申上春”，整首诗是：
“斑斓一尺虎皮裙，记得当年筋斗

云。翻入如来如意掌，空收定海定神针。
天生奇石崩灵秀，佛说清供集美芹。金箍
头颅金箍咒，金星满目剧怜君。”
不知怎地，从佛手很快联想到了孙

悟空。吴承恩说，这猴头穿的是虎皮短
裙，驾起云头，一个筋斗就是十万八千
里。精神得果然很斑斓。

可惜，佛手，如来的佛手法力无边。
十万八千里陷在了佛手心，还提什么定
海神针？天生地养的猴头自然通灵。佛手般的香果，
不过一例清供。可惜，紧箍咒，金箍咒，咒得猴头满眼
是佛手。
只是佛手到了，人间的好春也就到了。
崇徽堂主人，得到一个老酸枝木梅花笔架山，赠给

了我。我喜欢有年份、手工的物件。年份是天地养育的
一种方式。手工呢？留存的是人的非凡和羸弱，还有不
朽的生命气息。为此，写诗回赠：
“一笛梅花笔架山，卅年来解此中寒。冷香空结诗

文里，未必动人何必刊。”
这笔架山，深雕满枝的梅花，好气息，就像一笛风

雪，一笛梅花曲。这风雪、这曲子，我懂，我想它至少迟
到我手中三十年。梅花冲寒的句子，结成了诗的果实。
只有动人，才能活下去。
端五前几天，董平送来虎须蒲一盆。他是养蒲草的

行家。蒲草是什么？是奢求活在人间的有格调的草。养
蒲草的人，养的是清气，是不与世、不与人争的平心静
气。为此有题一首：
“惟此开怀萧艾剑，任它扑面达摩墙。投生时节昆

冈暮，六十五年梨枣香。宿墨还留龙尾紫，衰颜莫许虎
须黄。多因前世曾相见，赋到高阳泪沾裳。”

这蒲草名为虎须，纷披虎须如戟，
可以联想起来的，是端五的萧艾如剑。
这纷披的虎须，热烈丰茂，恣意扑墙，就
像是十年里的达摩精气面壁。虎须蒲投
生到华亭湖边，我已是黄昏年纪。我六

十五岁了，在虎须的清芬里，流连着书的芳香。龙尾砚
心，还留着前夜的墨。衰年之人，不希望虎须泛黄。前
世里，曾和虎须屡屡相见。这会儿想到属虎的屈原和
他的祖先，经不住泪水打湿了青衫。
二十多年前，到过秦安大地湾人类遗址。那里出土

的女娃脸彩陶，本是远古的倩影。我也藏有陶缶，亭亭
而立的模样，绘着褐色之蛙。此刻，它就在我书案上。我
怕和它面对的，不是我心力不济，是它的定力无解。我
只能以诗和它对话：
“等我六千年，相逢两蓦然。土花从古碧，火迹到

今妍。一念何曾是，多情绝可怜。谁云持性命，魂魄在
人烟。”
我是谁？你在那里，亭亭而立，等了我六千年。相见

了，我是这百年的过客，你竟如影随形。古老是一种美，
无论是醒着的土，还是熟睡的火。
生命总有一念。我不知道，你我之念，是不是相似？

多情才能相遇。可怜多情的相遇是秒杀。六千年、一百
年，都在这一秒里被伤着了。伤得重，也许还会死。性命
这一刻微如尘埃，无论谁持有它，都一样。
只有先人的气息和手泽，永在。人从不薄弱。只有

人，有着生来可以高古的心。

货郎
李晓东

! ! ! !最早挑担卖货的，叫
“货郎”，在“三言二拍”里
就有。几百年来羡慕死人
的，独占花魁之卖油郎，
其实就是个货郎。摇着拨
浪鼓，担子里面放的多是
妇女儿童用品，针头线
脑、手绢、雪花膏、彩色的
装饰带子，以及孩子们盼
望的糖豆等等。拨浪鼓声
音清越，妇女孩子听到，便
围拢过来。担子不大，就两
个木头盒子，里面的东西
却五彩缤纷，琳琅满目，
而且似乎老也拿不完。妇
女们买东西，喜欢讨小便
宜。一个劲杀价，买点东
西后，又不停地让货郎再
送点。一次，我村一年轻媳
妇买了几尺彩带，买了红
的，让货郎送点绿的，又要
求点蓝的、黄的、白的，送
的远超过买的。货郎似乎
不生气，一边给一边说“宣
传宣传，宣传宣传”，仿佛
是在支付广告费。

卖布，则是背了大包
袱，到一个地方，把包袱
皮铺在地上，里面的东西
一叠一叠地排开。当时最
受欢迎的，是“料子布”，
又叫“细布”，即化纤布
料，有的确良，做衬衣；的
卡，做裤子；毛毕几，做外

衣；灯芯绒（就是条绒，我
觉得灯芯绒比条绒更形
象，不仅表达出形状，更
表现出毛绒绒的手感），
给孩子们做衣服裤子。今
天，“全棉”成了安全、生
态、高大上的代表，手工
布更是成功人士的追求，
但当时叫“笨布”，又厚又
粗，年轻人避之唯恐不及。
还有床单布，更是新鲜物
事，一般只有结婚或很“洋
气”的人家才会买。

我姥姥家村有一人，
住在我姥姥家坡下，父早
亡，母亲有精神病，自己
和妹妹自小过得恓惶，但
他早早开始卖布，背着包
袱翻山越岭，睡别家房
檐，吃饭店剩饭，挣了不
少钱。后来在离村最近的
一个镇上开了家商店。有
年春节期间，我到姥姥家
拜年，后来赶早班车返
家。我姥姥家的村子里公
路八华里，很小的时候，
一天只有一趟到我家的
车。为赶早班车，都是很
早就起身赶路，冬天时，
到了公路上，天还没大亮
呢。走在路上，天很黑，慢
慢地有点光，突然东边好
像有一道闪电，马上就能
看清人影和道路，闪电之
前和之后，天色完全不一
样。后来知道，这一闪，就
是晨昏线。可能养成了习
惯，虽然已不用再走那么
远去乘车，我依然早起，
到了镇上，车未开，天极
冷，就到他的小商店取
暖。他见到我，很高兴，说
“我这里有点好酒，你喝
点吧。前两天一个文水人
赶着驴车来卖的散酒。我
喝其他酒，一斤也没啥
事，喝这个酒，一两酒晕
晕的了。”我说怕晕车，不
敢喝。不料很快就发生了
死伤众多的假酒事件，不
由暗暗后怕。

常在农村走动的，还
有游医。村里虽然有医药
社，但就是卖个去痛片、
四环素、仁丹，看病是不
能指望的，到乡卫生院也
不方便。江湖郎中，就填
补了这个空缺。一次，两

个操南方口音的中医来
到我家院子里，借个小板
凳一坐，铺块布单，就开
始给人把脉看病。但他们
是“侉子”，说的话大家听
不懂，他们于是唱起来。
主唱的自称“张先生”。唱
得字正腔圆，不仅能听
懂，还很好听。内容大多
忘了，却记得开头
唱道“我们中华民
族，都是字同音不
同”，以后多少年，
我常常想起这句
话。两个医生把脉唱病，
说得大都很准，每人都不
住点头，按方买他们带的
药。我家一邻居的媳妇结
婚好几年，没有生育，家
里人都很着急，他们一搭
脉，马上唱出她的病。然
后，从一个铁文具盒里，

拿出一支人参一样的东
西，但比人参更像人，说
是娃娃参，吃了便能生孩
子。好像价格不低，他们
家在村里算条件不错的，
商量半天才决心买下来。

我那时经常肚子疼，
父母认为是我喝了冷水所
致。他们一搭脉，马上唱

“喝了冷水，肚子
疼”，妈妈马上说，
“不让你喝不让你
喝，就是不听。”接
着当然是开了好几

帖中药，还唱道，吃药病好
后，“再喝冷水也能行”，仿
佛他们的药对冷水有免疫
力似的。但大家的治疗效
果大多不好，那位邻家媳
妇依然没有生育，我还是
时不时肚子疼。村里人总
结，药不真，所以没效果。

老肖别激动
萧子木

! ! ! !看到“山东法官异地执行被遭
围殴”的新闻，我不禁想起两年前，
也碰到过类似事件。

那是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
原告老肖是一家集团公司的员工，
!""!年他被公司指派到下属单位
的工程部参与施工项目，一干就是
六年。时隔近十年，老肖突然觉得公
司当年用来计算自己工资的标准
搞错了，应该按照外地出差标准而
非外地施工补助标准。于是，他向
公司要求补足工资和支付相应赔
偿金。双方协商无果，闹上劳动仲
裁，最后老肖对仲裁裁决不服，又
起诉到了法院。

!"#$年 $月的一天，案子第一
次开庭，意外发生了。庭审中，情绪
激动的老肖突然站起身，指着对方
公司代理人破口大骂：“胡说！证据
明显被你们藏起来了，别以为我不
知道！你们这是睁眼说瞎话！”审判
席上的张法官连忙制止，老肖却仍
然骂骂咧咧，眼看被告代理人就要
被激怒，张法官立即要求法警维持
法庭秩序，老肖这才“平静”下来，
对自己失控的情绪表示歉意。

几次开庭后，案件的事实已完
全查明，公司适用的外地施工补助
标准更具合理性，且老肖诉请的未

足额发放差额早已超过了诉讼时
效，法院一审判决驳回老肖的全部
诉讼请求。

老肖要求我们将判决书寄给
他，当我准备将判决书寄出时，老
肖又打来电话：“我还是亲自过来
领吧，已经在法院了。”

我略略觉得意外，但也没多
想，拿着判决书走下楼去。

远远的，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
男子站在大厅，我走近一看，果然

是老肖。我把判决书交给他，又将
《判决书送达回证》递给他，让他在
上面签字。老肖闷闷地翻阅着判决
书，猛然间嚷了起来：“法官的判决
是错误的，你们这是枉法裁判！我
不会签字的！”

老肖的情绪近乎发狂，我向他
耐心解释：“这个判决是法院依法
作出的一审判决，你如果不服还可
以上诉，不要激动，请先在送达回
证上签字。”

老肖一时语塞，脸不断地涨
红，只听“啪”的一声，我的右脸突

然被狠狠地击了一下，火辣辣地
疼，耳朵“嗡嗡”直叫。老肖竟然挥
手打了我一巴掌！

有法警过来迅速控制老肖，有
同事过来把我送往医院。经医院诊
断，我的右侧面部、耳部软组织挫
伤、外伤性耳鸣，疑似感音性耳聋、
听骨骨折、轻微脑震荡。

我回到单位后，老肖已经被
处以 #%天司法拘留。不久，老肖在
拘留所里悔恨万分地写下《悔过
书》，表示愿意承担相应的民事赔
偿，《悔过书》上的笔迹歪歪扭扭：
“就打人而言，全是我的过错，主
要是我平时修养不够……”

我理解老肖的愤怒，但他的
愤怒“越了界”。作为当事人，可
以对司法不理解，但不能不尊重
法官和书记员。如果一不满意就
威胁、指责甚至殴打司法工作人
员，那么最后破坏的是法律的尊
严。失去了法律，谁来维护每个
人的权益？希望老肖吸取这个教
训，理解和尊重法官是对一个法
治社会的最好尊重。

开着汽艇出行
费爱能

! ! ! !只听闻五大湖，不知
道多伦多往北，有这么多
大大小小数不清的美湖。
公路多数时候是沿湖走
的，时而穿越，时而贴着湖
线游走。远处在建一
幢湖畔居，整坡劈岩，
水中立桩，工程浩大，
因为湖区工地太少的
缘故，看在眼里很不
舒服。在一处超过百年的
人工水闸，近旁一处横卧
的天然巨石，简单铭刻
“#&'&()(#”几个字，同处石
凳上钉有铭牌“这是一个

爱的回忆”，字迹尽管很
小，其意自明。
随意游走，能更多地

观察到游人的趣态。途经
一滨湖小镇，我们被一场

景吸引，大太阳下，稀稀拉
拉三五听众，年轻歌手仍
能这般忘情歌唱。在一面
冷清阔大水边伫立漫观，
泳者无论男女，皆着泳装，

没有传说中随便裸泳之
人。有一家人游泳完毕，妈
妈上岸更衣，爸爸和儿子
拎起毛巾毯，给围成圈作
防护，嘻笑间不乏落落大

方。还有公共厕所，在
这么人踪稀薄的地
方，卫生设施干净不
说，冷热水齐全。

车子兜了一小
会，我们站到又一片湖边。
离开或者到达，都是差不
多大小的、够乘坐六七人
的小型汽艇。开始不在意，
看到多了才发现，这儿是
个大超市，汽艇都是冲超
市来的，他们不是外来游
客，而是此地的居民，是很
自然平常的出行。开着汽
艇出行，就像我们的自行
车电瓶车似的，买菜、逛
街、购买日常用品，居家过
日子的状态。
眼看着，一大家子拎

很多东西，解开缆绳，离开
码头开船走，旁边则是一
艘泊着的船，缆绳很随意
地拴在木桩上，驾驶座仪
表盘旁的锁孔里插着钥
匙，套钥匙圈的小饰物，晃
呀晃的，特别惹眼。也就是
说，主人连锁都懒得上，丢
下船走人，去购物，或去喝
咖啡了。这么想着，脑子还
没有转过弯来，远远的来
了红蓝一对男女，手拎东
西，迈着松散的步子，走向
一艘浅蓝色的汽艇，起航
回家。远远地，红蓝消失
了，只留下波光粼粼隐隐
约约，树影婆娑房屋幢幢。

靠水生活，没船路不
通的地方，驾舟出行，再
自然不过了。我的故乡河
湖港汊，倒回去三十几
年，庄户人家，谁屋里没有
一两条船？全木遍抹上好
的桐油，橹扳绳粗实，櫓拧
头铮亮。放到今天，不要说
船匠师傅难请，就算能请
到，打一条纯木的试试，
价钱不输小汽艇。不过，
人家是两条腿走路，水路
归水路走船，另有公路走
汽车。我老家通上汽车路，
就把走了几千年的水路废
了，有的干脆堵死，从前多
少活泼的水路，成了死水，
风景不再，好不感叹。

丙申感事
吴家龙

一

人生两度火猴年!

良治今看国是贤"

新策鸿猷前景好!

亿民囊橐小康圆"

天灾人祸施方略!

世事风云善斡旋"

秋日钱塘山水翠!

飞来元首共划船"

二

丙申交替迎丁酉!

芳讯频传乐不支"

稻菽多年获增产!

贸工数载稳加持"

忺闻全会严纲纪!

犹记肃贪依法施"

挈领创新常态迈!

昂昂意志气扬眉"

谈吃蟹
任溶溶

! ! ! !孩子买回炒虾蟹，给我拌
了一碗虾蟹面，太好吃了，大
快朵颐。

我爱吃蟹粉（蟹黄、蟹
肉），可是没有上海人吃蟹的

能耐。现在不知怎么样，过去秋风一起，我就在四马路
看到王宝和酒店门口摆上几个大缸，电灯大放光明，出
售“清水大蟹”。买几只蟹进王宝和喝酒，王宝和代客煮
蟹。我既不喝酒，又不会吃蟹，没进去光顾过。
我父亲和我一样不爱吃整只蟹，可是我母亲爱品

尝整只的蟹。一只蟹她可以吃一个晚上。她曾经在蟹壳
里拌好蟹黄，加上姜醋给我吃，还教我吃蟹脚。我是学
会了，可还是没耐心一只一只蟹脚啃。
爱吃蟹的人真是有福气。有一次我去老友马平家，

他夫妻正在喝酒吃蟹，面孔通红，快活极了。他们请我
喝酒吃蟹，我连忙告辞，不做电灯泡，不打扰他们。

我不吃整只的蟹，上馆子吃炒蟹粉，炒虾蟹，蟹粉
豆腐，蟹粉鱼翅，也多好啊。
可是家里的人说，这是你没有吃蟹的福气，你没有

这个福气，焉知吃蟹之乐？对，我是没有吃蟹的福气，不
知吃蟹之乐，可是我有吃蟹粉什么什么的福气，知吃蟹
粉什么什么之乐，不也很好吗！

! ! ! !面对态度蛮

横的被执行人"脏

乱的执行环境"如

何开展工作#

印中岁月 孙慰祖

急急如律令

墨绿色摩托车发
出的“啪啪啪”，是当年
弄堂里刹那间压倒一
切的声响，接着就是
“姓袁呃六号姓袁———
敲图章”的急促呼喊。
平时要好的马上就来
关心，不闻问就显得疏
远。五、六十年代电报
希罕，偶有乡下老辈报
病告丧。后来差不多每家有孩子去了广阔天地，弄堂
里的电报多起来。张家孩子要寄钱，李家的哪天回来，
消息很快就传开。戊子立秋可斋慰祖。

指挥如意

#&*) 年 底 传 来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
有必要”的最高指示 (

城里几十万中学生很
快在敲锣打鼓中奔向
四面八方，那阵子校园
喇叭又 唱 起 久 违 的
《毕业歌》，要求到最
艰苦地方去的《决心
书》争先恐后天天刷

新，不表态就是不忠于领袖。后来，我接到的通知
是加入不算最艰苦的江西兵团，才明白《决心书》
和去哪里并不真挂钩。慰祖。


